巧巧島的小山丘上，傳來一首略帶哀傷的琴曲，亭中的人心平氣和的撫琴，音色令人動容，吸引了許多雁子來聽聞，
雁子們不吵鬧，仔細的聆聽幽美的音符跳躍。柔和的琴音吸引越來越多的雁子，隨音樂搖擺。
突然『ㄊ一ㄚ』的一聲，下雨了，雁子們的身軀停了下來，互相低鳴像是在商論著重要的事情。
亭中人見狀一笑，說：「謝謝你們，今天就到這裡，快回鳥窩吧！等等出事了可就不好。」
雁群們聽完此話後相繼鳴了一聲似在表達謝意，便一哄而散了，亭中人向飛去的雁群揮揮手再次表示謝意，
等到雁群完全離去後，亭中人再度撫琴，不過只彈著單音，忘琴呆呆的彈著，憶起過往的事。

「吼～～你很笨耶，哥哥，這裡要這樣，那裡…..(囉哩巴嗦的講著)吼～又錯了，不對啦！怎麼每次都錯這個音。」
「不知道耶呵，不自覺就彈了，這條弦一定跟我有很深的姻緣，呵」
妹：「沒救了，你這樣成年禮就完蛋了，咦？人勒。」
哥：「哈哈！你這條姻緣線，看我斬了你。」
妹：「阿！住手。」
『晶』弦斷聲，接著是一陣笑聲
「沒了就彈不到了，哈。」哥說道
妹遠方大喊：「還笑，真是的。」
接著跑向音律室取了一條弦換上。
『阿！』妹妹叫了一聲，不小心被極細的弦割傷手指，趕到時妹妹正吸著手指。
看看妹妹又看了看琴大概知道了發生什麼事，哥哥急忙跑去拿藥箱。
哥：「楓徐對不起！我會好好的......練....琴的，別吸了，會生病的，我幫你擦藥」妹妹一臉看著他後悔的表情心理有些得意。
妹露出笑容的說：「恩，那要練個三小時喔，媽特別叫我教教你，我一定要當個完美的小老師。」
哥哥收劍做回琴前：「是是是老師好～」有點不甘願的樣子。
『煞』一聲大雨驟起令人措手不及。
亭中人回到了現實，一個人影在往亭的方向靠近。
亭中人：「呵，慢了大半天，她的老毛病又犯了。」
一名身穿黑色長袍的女子匆忙竄近亭中。


口氣不太好的說：「閑～雲～秋～你.....這個大豬頭！害我淋的滿身濕，找死阿！」全身濕淋淋。
雲秋有點錯愕：「害......？我......？魔頭姊你又認錯了，老毛病不改不行喔。」
女提高聲調：「小弟乖，喂！不准亂叫我的姓，只准叫我Canis或魔多，那麼久沒見就記不得啦！真是一點也沒變阿你，
五年了，時間真是非是阿，咦？那臭小鬼還沒來」有點擔心的口氣。
雲秋疑惑：「臭小鬼？誰？這次不是要陪你去巧木島逛逛而已嗎？」
Canis不太耐煩的說：「護衛費有那麼好賺嗎！就我一個人要去的話，我自己去就可以拉，這次還帶了我表妹，
所以才分身乏術，對了我的貓頭鷹呢？」
雲秋：「在我家。」
兩人在亭中等待，Canis唸了一段咒文，一團小火球落在Canis前方，浮在空中，試著烤乾Canis的衣服。
不過多久又一女子不急不徐的踏入亭中，揮著魔杖，口唸一大串魔咒，那件看是防水衣材質的黑長袍，突然一抖，
附著在上的水珠立刻像嚇到一樣，從長袍末端滴落。雲秋朝那女生看了一眼，卻看到一頂深藍色的巫師帽，
心想怎麼那麼矮的同時，Canis說話了。
Canis著急的說：「滅(火球消失)好啦！快幫我弄乾衣服，Mendis妹妹。」
接著又是一大串的咒語，Canis的衣服身上的水珠快速的滴落。
Mendis抱怨：「姊～你老是記不住這些好用的生活咒語，躲雨，走那麼快，我對這裡又不熟，等等我走錯怎麼辦。」
Canis：「好啦！我會注意一點的，你還是找到我拉。」
兩人交談完後不約而同的脫下帽子，Canis黑色的長髮中有許多挑染的褐髮，小小略尖的耳朵，窄窄的鼻子上顯的稍微泛紅，
細長而薄的嘴唇毫無血色，眼睛為閉，面露疲態，但還是止不住一股成熟氣息的散發。Mendis雖矮，
但身材比例看起來卻很均勻，烏黑的頭髮綁著一個公主頭，
鹅蛋小臉臉另耳朵看起來有過大，櫻紅下唇比下唇厚一點，給人一種嬌氣千金大小姐的感覺。雲秋看著兩人。
雲秋：「Canis你還好吧！去我家，附近而已，快！」
Canis疲倦的說：「恩 .....Mendis這個呆呆的男生是雲秋，雲秋這個小不點是我表妹Mendis。」
兩人點頭示意，Mendis化出魔杖唸了段咒文，天空出現了一片防水的薄膜飄在三人的頭上，三人往雲秋家前近。


來到一木製大房子前，屋瓦是淡藍色，特別切割的很像雁尾的形狀，五層樓的大型建築，每層樓外漆的顏色都不同，
由上到下分別為白、淺黃、橘、藍、深紅，
同樣的是每層樓外都有一個金槌與銀劍交錯的標示，一塊深綠色的門牌上寫著『閑氏』進入屋內是一長似沒有盡頭的走廊，
走了大概兩分鐘，見到兩根巨柱上寫著「強括雲移飄渺間，琴奏多思不為擾。」
Mendis好奇的說：「恩～好奇特的建築喔，金槌銀劍，姊這是鑄劍師的家族嗎？」
Canis：「聰明，猜對了。雲秋，快.......找間房間讓我換衣服洗澡。」
雲秋唸了一行詩：「往來閑行蒲扇搖。」剛剛琴奏多思不為擾立刻被取代。進入大廳，一蒼老的女人走來，
笑吟吟的看著她們，一頭銀髮，卻站的直挺挺的，見不出老姿，臉上的皺紋反而增加了神秘的色彩。
Canis苦笑說：「哈囉！梅塔老婆婆，還記的我嗎？我是Canis阿。」
梅塔笑說：「當然嘍，我可愛的小公主，都長那麼大啦！有帶客人來阿，小姐、少爺快進來，先把身子暖一暖在說。」三人向婆婆道謝。

安頓好各自的行李及房間後，Canis和Mendis來到飯廳，因為趕路早就餓昏的Mendis看到一桌子的食物，眼睛為之一亮，口水都快流出了。
梅塔笑說：「吃吧！別客氣，你們需要好好休息一下。」
兩人做下開始享受下午的tea time，看到Mendis吃相誇張，立刻毀損了她千金小姐的形象，Canis用手推推她。
Canis有點兇的說：「成熟點，裝重點，學學你姊姊我，咦！雲秋呢？我還沒跟他解釋這次旅行的內容，跑去哪了。」
梅塔：「在會客室，少爺說要等兩位小姐吃飽在談，請慢用我先去準備晚餐。」
Mendis滿嘴食物講不清楚：「刊不出來，她還漫有油心的，應該是咕敖人。」
Canis：「好人？呵！小心點嘿，她有嚴重的戀妹情節，因為過去一些慘痛的經驗。好啦！快吃，別說話」
悠閒的拿著茶杯喝著奶茶，精神看起來比剛剛好多了。
在Mendis啃完半個塗滿栗子奶油的蛋糕，擦擦嘴角，準備離桌。
兩人來到會客室，雲秋正吃著小餅乾。
雲秋：「這次有什麼驚奇的冒險嗎？」
Canis：「沒啦！這次要送我妹去上學，順便給她做一些訓練，再採一些魔法藥草就可以了，這關係到她的入學測驗。」
雲秋傻傻的看著Mendis：「她是......？」
Mendis看於雲秋一臉疑惑，開始解釋自己的身份，原來Mendis是位修練中黑魔導師，成績卓越，所以母校的老師推薦她到巧木島的召喚師學校學習，正好Mendis的夢想也是召喚師。
Canis吐嘈的說：「召喚師可是很辛苦的。」
Mendis反駁：「我又不笨，可以克服的。」
雲秋微笑：「恩，只要有個方向可以前進，那辛苦也值得了。明天早點出發，我想傍晚就可以到達朽木森林。」
梅塔老奶奶緩緩出現，拍拍掌說：「晚餐好嘍，大家養足精神，吃飽，明天出發才會一路順風。」


開始用餐後十五分鐘Canis便說吃飽了，要來去洗澡，梅塔看她今天淋完雨有些虛弱，細心的幫她熬了一些回體水，要她睡前喝掉。
剩下雲秋和Mendis在餐桌，不久連雲秋也看著仍在大吃大喝的Mendis離去。
Mendis吃完才發現整個餐桌空蕩蕩的只剩她一人，覺得很無聊，便一個人回臥房開始澡。洗完澡才赫然發現，整個閑家的佈置擺設都帶有一種輕鬆的氣份，令人不禁寬懷心胸，放鬆了起來。
回房間時見到Canis姊已經睡了，桌上還擺著梅塔奶奶叫她喝的回體水空瓶，發現Canis的被子只蓋到肚子，心想：「熱就施個水被咒﹝讓被子冰涼的咒語﹞就好，姊真是的。」
時鐘指著九，Mendis覺得還太早，玩心興起，決定在出去晃晃，便輕輕的關上房門，走了出去。
越走越暗，Mendis的好奇心不減反增，路都看不清楚了，揮杖一路上放了許多光球在路上，用來照亮道路也做為回去的指標。
走道路的盡頭發現一道橘色的大門，門一推卻已鎖住了，『扣扣轉』Mendis施了一個了一個開鎖咒，但門卻毫無反應，『裂扣扣旋』咒語再度催動，但門依舊沒有動靜。
心中盤算開門的方法，突然後面傳來一陣，清脆的鐵器掉落聲，Mendis嚇了一跳，回頭一看，天花板竟掉下一具鐵灰色的盔甲，Mendis措手不及跌倒在地，盔甲向下突刺，Mendis驚險避過，揮杖『凝石物固化』中了石化咒的盔甲慢慢的倒了下來，Mendis鬆了一口氣的同時，一邊慶幸自己用石化咒解決敵人的判斷正確。
重新思考了一下，還是找不道開門的方法，打算放棄的同時，天花板再傳聲響，一具亮晶晶如鏡面一般的盔甲從牆壁冒了出來，熟練的使出石化咒，『ㄎ一ㄥ』一聲咒語反彈了回來，打中牆壁破了一個洞，Mendis心想不妙，盔甲‧鏡細劍一揮地上出現一條深深的裂痕，Mendis知道事態嚴重施了個氣障球術﹝風做成的障壁成圓形狀包圍再身體週遭﹞盔甲‧鏡的攻勢頓時被壓抑了下來，Mendis苦無對策，使出速行咒逃離現場。
順著光球回到原來的門前，物Mendis頓時傻眼，眼前出現的是一正氣領然的盔甲，看得出比前兩尊都高貴許多，紅鱗狀的外型類似由龍鱗所製成，安靜的將巨劍緩緩從背上拿下。
Mendis心想：「天阿！看來這尊不好惹，可惡擋住出口了，看來是要使出絕活了。」
『凝凝風止護繞繞』快速揮杖使出高等風障球術，盔甲‧紅鱗，紅鱗輕動，十二發劍氣襲向Mendis，風球一一將它們彈向別的地方，但也出現了裂痕，『疾疾蹦極力健』Mendis施出速行咒脫離戰場，順勢在補強了風球，尋找空隙逃生，紅鱗卻一動也不動的，毫無空隙可尋，突然巨劍一提，紅鱗志在一點突破，向Mendis突刺了過去，Mendis無計可施，劍與風球碰觸的瞬間爆裂，Mendis被的銳利的氣流劃中身體多處，衣服變的破破皺皺的，眼見紅鱗握起巨劍，Mendis驚慌的舉起魔杖，腦中閃過無數個魔咒。
忽然紅鱗全身一陣抖動，慢慢的盔甲中間冒出了白霜，不久後整尊盔甲就變成一座魁梧的冰雕。 
雲秋稍微放大聲音有點責備的意思：「好奇！也該有個限度阿。讓紅鱗出來你也算很厲害了，但是以行動力與破壞力，還差了點吧，小心點，好運是很稍縱即逝的。」笑笑的拍拍她的頭。
Mendis呆呆的看著雲秋：「恩......對不起....。」
雲秋刻意不看著她：「不客氣....你的衣服。」
淺綠色的連身睡衣褲，有著一條條白色的細紋，原來那些白色的細紋就是Mendis白皙的肌膚。
Mendis不以為意的說：「這些小事我會處理，剛剛真的謝謝。」
雲秋：「不會，快睡巴，你還有七小時可睡。」
因為怕會吵醒睡夢中的Canis，Mendis換了一間房間睡，施了個魔法將自己的衣服修整好，衣服的裂痕口神奇的長出新毛線開始自己修補，拍拍灰塵，Mendis也踏上夢鄉。而他卻不知前面的漫漫長路正在等待……..
